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岜莱

在桂西北一隅，有一个叫塘浪的地方，那是
我的家乡。

寨子中间有一口几百平方米宽的大塘，无
论天怎么旱，那塘中的水从未干枯过。旺水季
节，大风吹过，盈盈的塘水就会从中间起一浪一
浪的向四周漫开，塘浪因此而得名。

野马蹄是大塘里的宝贝，家乡人不叫那宝
贝为野马蹄，而是叫它黑果。在那个生活困难
的年代，一到冬天或初春时节，寨子里的小伙伴
们放学时，常常三五成群不约而同来到塘子里，
两手拿着一根木標用力地翻动那黑黝黝的泥，
从中抠出一颗颗比马蹄小一半、浑身裹满泥的
黑果。嘴馋肚饿的我们，边抠边吃，压根儿没去
想先把黑果洗干净再放到嘴里。吃饱后，余下
的才装进衣兜带回家。黑果，留给我的，是暖暖
的童年回忆。

火车的轰鸣声，车轮碾压过铁轨接头的哐
当声，是家乡留给我少年时期最深的印象。老
辈人说从1934年开始，一条黔桂铁路就从寨子
不远的地方经过。铁路线上，往来疾驰的一列
列货车，一列列客车，是寨前最靓丽的风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亲们出行以坐火车为主。
寨子到火车站只有 5华里远，一般都是步行到
火车站后，才买票上车。火车每站必停，有五节
车厢，是专门拉客的“大篷车”。相比之下，那条
紧挨着铁路的乡级公路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乡的出名，缘于大塘里的泥巴。泥巴乌
黑锃亮，经过多年的聚集发酵，颇具肥力。不
知哪位大师说塘里的泥巴是提高水稻产量的上
好肥料，这一消息让当时公社的决策者信以为
真。于是，1974年的初春时节，公路沿线的
大队都接到了“挖运塘浪泥巴到农田”的命
令。一时间，一场红旗飘飘声势浩大的抢运泥
巴大会战在家乡打响。每天，密密麻麻的人把
一担担塘泥挑到岸边几米远的公路上，再倾倒
进一辆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中，然后，被运到
一块块农田里。一天傍晚，穿着一身黄军装的

县里的一把手，带着一拨看起来有头有脸的人
来到现场，看着火把闪亮人头攒动你追我赶的
劳动场面，满脸笑容，不禁点头称赞。因为泥
巴，塘浪这个地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许多人挥
之不去的记忆。

家乡的痛是 2009年元月黔桂铁路改道以
后。这时，方便乡亲们出行的铁路没有了，那条
当年使用不多却有人养护的乡级公路，因为新
建一条高速公路而被大吨位货车碾压得不成样
子。照理说，高速公路建好后应该把损坏的乡
级公路恢复原样。可不知为何，却一直没有恢

复，这让乡亲们的出行苦不堪言。小汽车通不
了，大班车也敬而远之，只有摩托车能够在这烂
路上摇摇晃晃地跑。

敲响精准扶贫战鼓之后，给疼痛的家乡送
来了福音。2015年的最后两个月，伸进寨子里
那条长不过两公里的村级公路摇身一变，变成
了水泥路。2016年9月，那条痛苦不堪、被折磨
得不成样子的乡级公路，也在乡亲们的盼星星
盼月亮中破土动工。全长二十多公里的乡级公
路上机声轰鸣。没多久，宽四米五的路基出来
了，平坦的水泥路面一天天地变长。

今年5月的一天，我回家乡喝喜酒，乡亲们
喜不自禁，说再过三四个月，那条乡级公路就全
通了。届时，不管去哪，都很方便。80高龄的
韦奶奶凑近我的耳朵说：“现在生活是越来越
好，要是我能活到一百岁就享福了。”

5月下旬，“千户瑶寨”工程破土动工。“千
户瑶寨”一旦建成，就会成为南丹县一颗耀眼的
旅游新星。我的家乡距“千户瑶寨”不过两分钟
车程，用不了多久，越来越漂亮的家乡，会因“千
户瑶寨”而更具魅力。

我突然想起那首歌《当我老了》，我把歌词
改动一下，便成了我的心声:“当我老了，雪染鬓
发，带上不复再来的青春年华，到塘浪老家，回
首平淡与潇洒……当我老了，就在塘浪住下，这
里是心的归隐，这里是梦的老家。”

□□ 符龙强符龙强（（毛南族毛南族））

□ 欧吉康（壮族）

那天，几个文友相约慕名来到南宁
郊区的风景区“美丽南方”。驱车一小时
后，就进入一路的美丽风景。清晨和煦
的阳光赋予了大自然的清新，给人畅快
淋漓的轻松感。那山、那水、那花、那草，
把我原本有些抑郁的心情也舒张开来。
这里，大自然原始馨香和雅致，吸引了一
批批来自城里的文人和画家。文友们都
沉浸在大自然的纯美景色中尽情呼吸
着，享受着那饱含负离子的自然空气，而
我却被那些细小的生命吸引着，那散发
着一丝丝的泥土气息的微生物，那么亲
切，这些才是我心底最美的风景。

凝视风中摇摆的一片片墨绿的庄
稼，它们的不染尘埃让我倏忽间想起，已
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情景。
记得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
在老家，所以家里的庄稼活都是母亲一
手操劳，也是这个季节，我们的玉米地
里、稻田里时常晃动着妈妈那弱小的身
影，她不停地拔草、施肥、杀虫。我则牵
着一头牛跟着妈妈在田埂地边上来回跳
跃。一头牛、一个孩子、一个女人，构成
了田野里最美的风景。

所以我特别钟情于地里的玉米、田
里的稻谷、园里的青菜，它们也默契地配
合着，摇曳着丰满的身姿，摆出一个个妖
娆的姿势定格在我的相机里。它们自信
的笑脸感染着我，它们不起眼的外衣，虽
然少了些华丽，但置身其间可以闻到实
实在在的清香，既不张扬也不失深沉，绿
得纯粹、青得透亮，一时间就因这些视觉
色彩变得丰富，交相辉映出生命的内涵，
真实而又恰到好处地阐释着生命的自
信。就连空气中也渲染着这种乐观向
上、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气息。

一棵小小的玉米，一棵小小的禾苗，
甚至一棵无名的青菜，它们的生命都是
昙花一现，十几天或几十天，可它们仍活
得如此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自傲、不
自卑尽享生命的美好。看到它们的自显
芬芳，我想到了林清玄笔下的那些野百
合，为了完成自己一生的使命，就算一辈
子没人欣赏照样努力开放着。

细想，我的每天，似乎都在不相干的
忙碌中度过，却少有属于一个人的美好
时光。而这些小生命，它们能够简单而
专注地只做一件事——生长，所以精神
饱满。它们能够超然物外、淡定平和，所
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得通透。

看着水田里映出的自己，不知不觉
间人老珠黄，曾经细腻的皮肤上爬上了
岁月的痕迹，人的一辈子也是昙花一现，
何不像这些玉米、稻谷、青菜一样的活着
呢？它们因为简单从容、自信执著，所以
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简、轻灵飘逸、容光
焕发。它们轻声慢语，柔情似水，所以女
人味十足。它们心胸宽广，所以心境澄
明、神清气爽。

我豁然开朗，学着它们摇曳身姿，就
像小时候跟着妈妈一样在田埂上肆无忌
惮地跳跃。这一地的庄稼，一地的绿如
同一曲经典老歌，任人在回忆中感知生
命的风采。只感觉眼前的时光在美好的
意想中消逝，渐然幻化为不染纤尘的永
恒。

要离开了，只见那一片片翠绿在后
面欢快的追逐着，如梦如幻。我也知道
我带不走这片温馨，也不能拥有这片翠
绿的独特。就如岁月中走过的那些人，
无论是伤怀还是美好，留下的将成为心
底最美的风景。

你来的时候一切都美好起来
天那么的蓝
阳光是那么的娇柔
树上晃动着的叶子啊
仿佛都是春天的情书
你来的时候一切都那么庄重
风收起了他的狂躁
雨踏着整齐的步伐缓缓走来

而那响彻天际的雷声啊
更像一个铿锵的诺言
你来的时候我忘记什么是诗
我把日和夜揉成了你嘴角的那滴乳汁后
我豁然明白
你就是我那首诗的最后一句
无法言喻的那一句

每次面对父母租住房屋旁的一棵已年过百
岁的紫荆花树，一种愧疚感总会不知不觉地爬上
我的心头。

二十五年前，为了让我们能得到良好的教
育，父母带着我兄妹四人走出峰峦叠嶂的大山，
到城里靠勤劳的双手，边打工边送我们上学。为
了能节省开支，父母在城郊租住到一栋价格非常
优惠的木瓦房。

木瓦房破旧的程度令人不堪想象，只见每道
木门残缺破损，窗户可以任由手穿梭，木梁上的
蛀眼密密麻麻好似蜂巢，让人看到全身不由起鸡
皮疙瘩。最糟糕的是白天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
整个房屋弥漫着潮湿味，晚上一只只贪婪的硕鼠
肆无忌惮的横穿爬行，吓得我们常在梦中惊醒过
来。不过入住两日后，父亲用斧头和锯子把购买
的木材加工好，小心翼翼地更换破损的木块，安
装窗明几净的玻璃。

经过父亲精心的一番修葺，整个房屋焕然一
新，受到房东游奶奶的称赞和对我们全家人的好
感。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时常会把新鲜可口的水
果和泛着浓郁香味的饭菜送给我们一起分享。

初识游奶奶时，她已年过七旬，但身体还比
较硬朗，精神非常的矍铄。老人曾多次拒绝远在
千里工作的儿子邀请同住的请求，理由是还没到
走不动的时候。

游奶奶非常喜欢大院里靠路边的一棵紫荆
花树。每天晨露微曦，老人佝偻着腰，手拎着不
大不小的水壶，小心翼翼地围绕树干慢慢的浇着
水，若看到刚拱出地面的野草，就会立即连根带
草拔掉。

游奶奶告诉我们，紫荆花树的年龄已超过百
岁。小时候，我们常带着好奇的眼光仰望它，它
丝毫显不出老态龙钟样，只见五六棵像碗口般粗
的枝干紧紧地抱成一团，无数的细枝旁逸斜出。
每年的春季，树枝上挂满了一片片新鲜碧绿的嫩
叶，从远处望去，好似一朵绿色的浮云。到了十

月份，一穗穗粉红的花朵迎着灿烂的阳光，花枝
招展的摇曳着头，不停地释放浓郁馥香的味道，
不仅引来无数的蜂蝶盘旋，也让路人不由地驻足
观赏。

游奶奶临近耄耋之年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不得已只好听从儿子的意愿搬去同住。在分别
时，老人郑重地委托父亲，希望他帮照看好两栋古
旧的木房屋和紫荆花树，租房费将不再收取。

游奶奶走后，父亲听从叮嘱，时常对房屋进
行修补，对紫荆花树视同生命般的爱护。年过百
岁的紫荆花树交给父亲看管后，没有丝毫的懈
怠，时常给它浇水除草，枝干变得越来越粗大。
紫荆花树每年都抽枝发芽，花开花落，过着更迭
交替的岁月，但我们却不知道游奶奶的任何音
信。

随着紫荆花树越活越健壮，郁郁葱葱的外表
格外的引人注目，一些喜欢奇花异草的商人纷纷
上门购买，面对一次比一次高的价格，父亲都把
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回绝。

与无任何音信的游奶奶分别约十五年时，身
体一向虚弱的我，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需要一
笔为数不少的医疗费。在城里举目无亲，仅靠父
亲出卖廉价劳动力而经济收入有限的父母感到
十分的头痛。为了想减轻家庭的负担，病入膏肓
的我打起了院子里紫荆花树的主意，想怂恿父亲
偷偷出售。

“虽然我们不知道游奶奶和家人的音信，但
我绝不能背着他们出售紫荆花树！除非你们也
把我卖了！”父亲斩钉截铁的回答，让我的内心产
生了的羞愧。

秉着父亲诚实、守信等诸多作风，在往后的
岁月中，我们乐观勇敢的克服生活中重重困难，
过上了想要的幸福生活。如今，我的父母依旧居
住在游奶奶的木瓦房里，在晴朗的黄昏，他们会
静静地坐在紫荆花树下，用企盼的双眸不停地盯
着远方的路口。

我的家乡在塘浪我的家乡在塘浪

□□ 盘叶纯（瑶族）

心底最美的风景
□□ 周振明

一生守护的紫荆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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